
第49卷 第5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9月
Vol.49 No.5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3

DOI:10.13718/j.cnki.xdsk.2023.05.019 历史研究

“四个共同”的历史印证
———以各族对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为中心

邓 涛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40)

摘 要:“四个共同”(疆域、历史、文化、精神)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历

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切入点,其中“疆域”在“四个共同”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明末清初时,中华大地上兴

起了多个地方性政权,其中后金政权即后来的清朝逐渐承担起统一中华的重任,最终于乾隆朝实现了大一

统。在清朝统一疆域的过程中,各族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清代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做

出了贡献,佐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这一观点。同时,在清朝推进大一统的过程中,

其中的英雄人物值得研究、历史经验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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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

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

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该论述在会后被总结为“四个共同”,“精练概

括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各民族的命运共

同体”[2]。尽管“四个共同”的提出距今已近四年,但学界对该论述的研究热度不减,有文章分析

了“四个共同”的理论渊源、理论价值、实践方式和内在逻辑等方面[3-8],也有文章研究如何结合具

体历史事件将“四个共同”融入教学之中[9]。综观以往研究,尚无文章结合“四个共同”研究各族

对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进而展现“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因此有研究主

张,将“四个共同”与相关史实进行融合,“深入挖掘中国分合治乱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四个共同’

的发展主线”[7]。

本文之所以结合“四个共同”涉及“疆域”的论述和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历史进行研究,主要

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缘于篇幅所限,清代历史中涉及“四个共同”的事件和人物众多,全时段、总

括式研究并非单篇论文可以实现,本文聚焦“四个共同”中的“疆域”,源于疆域的重要性,即如相

关研究所言,“疆域为首要条件,疆域是历史、文化和精神产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5]。二是源于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相比明朝,清朝的大一统更为深入;相比元朝,清朝的统

一时段更为长久,即如学者所言,清朝“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基础”[10],也因此,清代有大量涉

及中国疆域统一的历史素材。通过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四个共同”的内涵,有助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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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清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具体素材。具体

来说,本文通过研究清代涉及疆域统一的历史事件,从局部统一与清代大一统的关系、各族对清

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两个方面来论证“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观点,并从中总

结清代中国大一统的经验和启示。

一、地方局部统一为清代中国疆域统一奠定了基础

“今天,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

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1],而清朝为近现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本文所研究

的“清代中国疆域统一”史是指截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完全统一新疆之时清朝疆域形成的

历史,主要聚焦清代北部和西部疆域统一的进程,因为顺治朝时清朝即基本统一了南方,康熙二

十二年(1683)清朝统一台湾,实现了对整个南方的统一,而清朝统一北部和西部疆域的时段贯穿

了顺、康、雍、乾四个朝代,涉及“四个共同”的历史事件类型更多、时段更长。

实际上,清朝在其前身后金政权创立之后,即已开启统一中国北部疆域的历程,最终从一个

地方性的政治力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国疆域统一的历史,不只是中央政权统

一边疆的历史,也涵盖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和发展,为大一统的到来积累了

条件,“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统一在进行着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发展的质与量的积累”[8]。

(一)明末时中国疆域统一面临新挑战

在明朝国力强大的洪武和永乐时期,虽然疆域相比两宋时期更为广袤,但未能实现对整个北

部疆域的完全统一,例如从元大都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权曾长期与明朝并存,故而乾隆帝认

为明末后金政权“破察哈尔林丹汗,而元始灭”[11],有学者认为明代时“元顺帝与明朝的关系颇与

宋帝和辽金元的对峙情况近似”[12]。明中后期明朝国力不如明初,逐渐丧失了对河套及嘉峪关

以西地区的稳固统治。

《三国演义》曾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13],

然而综观明末这个时段,王朝更替与疆域分合的定律是否能够继续如此演进,其结果并不确定。

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疆域统一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彼时,经历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原始

积累的西方国家国力渐强,开始谋求在中国南部的殖民利益。明天启朝时,荷兰殖民者侵占澎

湖,“乘汛出没,虏掠商艘,焚毁民庐,杀人如麻”[14]。后来明军虽然击败了荷兰,但荷兰对东南沿

海的威胁依然,即如明人所言,“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之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

十万,技无所施”[14]。此外,明末时沙俄领土已扩张至西伯利亚,并积极刺探明朝情报,了解明朝

虚实,万历朝时,沙俄使者曾混入蒙古部落进入北京[15]。到十七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之时,沙俄已

征服西伯利亚的勒拿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附近区域,兵锋开始触及中国的东北、蒙古诸部,为此

后清朝同沙俄的雅克萨之战埋下了伏笔,即如相关研究所言,“l7世纪中国明清易代之时,沙俄基

本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侵略占领,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1636年(明崇祯九年),俄国人第一

次知道了黑龙江”[16]。在中国南部和北部面临西方侵略的明朝末年,中原地区起义云起,大顺军

和大西军在各省攻城拔地,明朝疲于应付;在广大边疆民族地区,明朝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

经营。例如东北地区兴起的后金政权,在松锦决战中击败了明军,明朝已无力统一东北。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来整合疆域,这一历史重任后来转移到“后金-清朝”

肩上。

从顺治朝到康熙前期,沙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威胁是持续的,因此无论是顺治朝还是康熙

朝,清朝都曾防备沙俄。顺治十年(1653),清廷得报,“罗禅兵从吴喇河下,于我等住处经过……

922



欲将尔撒哈连吴喇以东与我们纳贡,以西弄泥吴赖索陇人与皇上纳贡,因此前往去说分地一事等

语”[17],“罗禅”及“罗刹”为清人称呼俄国人的别称,可知彼时沙俄有侵占我国东北之意,清朝也

提防沙俄的侵略野心。
(二)清朝入关前实现了对东北和漠南蒙古①的局部统一

明朝曾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奴儿干都司、建州卫等管理机构,但万历末年至崇祯朝时,明朝

逐步丧失了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能力。万历后期,努尔哈赤逐步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大部、东
海女真,并通过联姻、武力征服等方式,臣服了漠南蒙古众多部落,此后又通过萨尔浒之战击败了

明朝,明军大败亏输,明朝辽东镇的沈阳、辽阳等地被后金占据。在后金崛起于东北之际,漠南蒙

古大汗林丹汗也开始了其统一蒙古诸部的进程,然而林丹汗“有宋康、武乙之暴”[18]94,其才德不

足以支撑其雄心,造成漠南蒙古诸部的离心,后来漠南蒙古诸部多归附了后金。崇祯七年,被后

金击败的林丹汗病死于甘肃大草滩。崇祯八年,林丹汗之子额哲投降后金,后金从其手中得到传

国玉玺。传国玉玺是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重要象征,南宋灭亡时,“宋主遣其(宗室)保康军承

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赍传国玉玺及降表诣军前”[19],传国玉玺落入元朝宗室之手。元

朝灭亡后,被元顺帝携至关外,明朝一直搜而未得。彼时,皇太极认为所获传国玉玺即宋代传国

玉玺②,象征其具有称帝的资格,因此于崇祯九年改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反映了其对中原政

治文化的自觉接纳。到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之前,清朝基本统一了包括山海关以东地区的绝大

部分东北地区和漠南蒙古地区,为清朝入关后将中原内地、东北、漠南蒙古连为一体奠定了基础。
(三)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清朝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

顺治元年四月,入仕清廷的大学士范文程提出清军入关后的策略,“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

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20]卷4,顺治元年四月辛酉。范文程建

议此次入关应以占据中原为目标,而非短暂停留。之后多尔衮认可该议,亲率满、蒙、汉精锐力量

进攻山海关。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后很快占领了原明朝九边地区。顺治二年,北方直省地区基本

被清朝统一。到顺治末年,清朝基本消灭了南明势力,自此中原直省地区、东北地区、漠南蒙古地

区连为一体,统一台湾也逐渐进入清朝视野。

崇祯朝时,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明朝招安,郑芝龙招徕了不少汉族前往台湾开垦谋生,初步

奠定了台湾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和融合的局面。顺治末年,郑成功北伐失败,在反清志向不

变但复明又力所不及的时候,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挥师东进,击败了盘踞

台湾的荷兰侵略者,使得台湾地区回到了中国人的统治之下。对郑成功而言,收复台湾也是其恢

复先祖基业的尝试,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曾作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21]郑成

功收复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清朝统一台湾地区奠定了基础。

康熙元年,壮志未酬的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成为台湾地区的管理者,郑经及其之后的郑氏

势力性质开始蜕化,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如三藩之乱爆发时,郑氏势力配合三藩反清,却在

福建同靖南王耿精忠争抢地盘,“海逆郑锦乘耿精忠叛,窃据漳、泉诸郡”[22]卷79,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台

湾为“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23]120,清朝若不统一台湾,东南沿海将无宁日。康熙亲政后采取

了一些措施发展生产、缓和矛盾,清朝统治中华的正统性不断增强。康熙八年康熙智擒鳌拜,实
现了完全亲政;次月正式废止实行多年的圈地之法。康熙帝还积极主动地接纳中原政治文化,清
朝统治者自身在政治文化上同中原士人价值观逐渐趋同,清朝越来越具有正面的、新兴的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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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为便于论述,本文采取《圣武记》中以地理位置为依据来划分蒙古诸部的标准,将清代蒙古分为漠南蒙古(内扎萨克蒙古)、

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亦称准噶尔蒙古)、青海蒙古等部分。

无论此玉玺是否为宋代玉玺,都无法否认皇太极得玉玺而称帝的历史。



权形象。康熙二十年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康乾盛世渐有发端。在康熙帝决定统一台湾之际,

面对清朝的统一要求,郑氏势力“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22]卷109,康熙二十二年五月甲子,可见

郑氏势力已退化为割据政权。后来康熙帝拒绝台湾成为朝贡国而主张完全统一台湾,原因之一

便是台湾居民多为中国福建人,与琉球或朝鲜不同。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出兵台湾,在澎湖击败

了郑军,当年七月十五日,郑氏政权正式向清朝投降,自此台湾地区与中原内地等地连为一体。
(四)青藏地区局部统一与清朝统一青海、西藏

明朝建文、永乐时,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了黄教(格鲁派喇嘛教),该教派在青海和西藏

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宗喀巴去世后,他的弟子们继承了衣钵,“所遗二弟子,一曰达赖,一曰班

禅”[24]。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黄教在漠南蒙古雄主俺答汗的支持下,在蒙古各部日益传播和流

行。明朝末年明朝丧失了对边疆的统治能力,青海和西藏地区也陷入内部动荡,急需一股政治势

力进行内部统一。此时,居住于我国新疆北部的和硕特蒙古首领顾实汗,在五世达赖的邀请下,

出兵青海和西藏,于崇祯末年统一了青海和西藏地区。此后顾实汗联合五世达赖,形成了蒙藏联

合政权。顺治九年,在清朝的邀请和顾实汗的支持下,五世达赖亲赴北京觐见顺治帝,顺治帝册

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25],标志着清朝同西藏

地方除了朝贡关系,又多了一层册封关系。自此往后,达赖活佛转世得到中央政府册封后方才名

正言顺。册封权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一步,为此后清朝完全统一西藏提供了法理依据。顺

治十年,顾实汗亦得到了清廷的册封。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漠西蒙古①噶尔丹抵达宁夏,青海蒙古诸部在康熙帝的影

响下决定主动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于紫禁城保和殿接见前来朝拜的青海扎

什巴图尔台吉等人。次年一月,康熙帝封扎什巴图尔为亲王,封土谢图戴青纳木扎尔额尔德尼为

贝勒,封彭楚克为贝子,标志着清朝基本确立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康熙五十六年,漠西蒙古首

领策妄阿拉布坦派兵绕道新疆南部占领了西藏。从明末至清前期,西藏黄教格鲁派先后在蒙古

诸部传播,成为蒙古诸部的主流宗教,因此,占据西藏的漠西蒙古试图“挟黄教以令蒙藏”,威胁到

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面对这一危局,年老的康熙帝并未暮气沉沉,决定“驱准保藏”,最
终于康熙五十九年“遣兵进藏,立即讨平之”[26]666,击败了漠西蒙古军队,进一步统一了西藏,实现

了西藏与中原内地的整合。
(五)漠西蒙古崛起与清朝统一漠北蒙古②和新疆

在清朝忙于平定三藩时,新疆北部的漠西蒙古在噶尔丹的带领下快速崛起,最终统一了新

疆。康熙中叶,噶尔丹将视线转向东方的漠北蒙古等地。彼时漠北蒙古内争,噶尔丹乘机干涉,

于康熙二十七年攻入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三部落数十万众瓦解,先后东奔”[18]101,逃入漠南,噶尔

丹也尾随侵入漠南蒙古,康熙帝不得不亲征反击,最终于康熙二十九年在漠南蒙古乌兰布统地区

击败了噶尔丹军,噶尔丹败逃。康熙三十年,清朝组织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在多伦诺尔会盟,决定

在漠北蒙古实行盟旗制度,确立了对漠北蒙古的统治。此后,清朝在应对漠西蒙古的过程中逐步

实现了对新疆地区的统一。

清初顺治朝时,新疆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同清朝建立了通贡关系。康熙前期,哈密既同清

朝通贡,也向漠西蒙古纳赋,但总体而言,康熙前期哈密更受漠西蒙古的控制。康熙三十六年,噶
尔丹覆亡,哈密首领额贝都拉遣子郭帕伯克,将噶尔丹子色布腾巴勒珠尔献给清朝,哈密“其地始

内属,授为扎萨克一等达尔汉”[26]301,标志着清朝确立了对哈密的统治,新疆东部地区开始纳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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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疆域,为此后进一步统一新疆打下了基础。康熙五十四年和康熙五十六年,漠西蒙古军队先后

侵袭新疆哈密地区和西藏地区,康熙帝决定正式统一吐鲁番,作为应对漠西蒙古的前沿。清朝在

决策统一吐鲁番时,并非是一味采取武力,首选是“招抚之即与哈密相类,既入国家版图,自不得

不善为保护”[27]695,这一策略取得了预期效果。康熙五十九年,在清军的招抚下,吐鲁番地方首领

阿克苏尔坦、沙克扎拍尔、额敏和卓等人归附了清朝,清朝得以和平统一吐鲁番。乾隆十八年,漠

西蒙古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率部众一万余人投附清朝,清朝统一新

疆的条件日益成熟。乾隆十九年,漠西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亦归附清朝,“与纳默库、班珠

尔二台吉共率所部兵二千、口二万东奔,叩关内附”[18]146。乾隆帝为一劳永逸、彻底击败常年威胁

清朝北部疆域的漠西蒙古,决定发兵进一步统一新疆。乾隆二十年二月,漠西蒙古首领达瓦齐为

清军所击败,逃入南疆,被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吉斯执献给了清军。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大

小和卓之乱,实现了对新疆的完全统一。此后,清朝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和各参赞大臣,并驻军、移

民、设治,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大为加强,也为清末新疆建省积累了条件。

从以上论述可知,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力量在实现局部统一后,有的是主观上促进了清朝疆域的

统一,有的则是客观上带来了清朝的大一统,佐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的观点。

二、各族兵民为清代中国疆域统一做出了贡献

从区域统一的角度看,各区域的局部统一为清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从参与统一的具体力

量来看,清代各族都参与到了清朝疆域统一的具体行动当中[28],“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

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29]。

(一)畲族将领蓝理与清朝统一台湾

在清朝统一台湾的战事中,除了广大汉族士兵,还有畲族将领蓝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叔祖

福建提督义山公家传》和《国朝先正事略》等史料对蓝理在清朝统一台湾战事中的浴血奋战作了

浓墨重彩地描述,特别是蓝理腹部受伤的部分。《国朝先正事略》记载:“公鏖战自辰至午,手杀八

十余人,身被十余创,正酣斗间,忽贼炮斜飞过公腹……。”[30]此段论述提到蓝理腹部受伤,具有

可信性,蓝理在清代被称为“破肚将军”。蓝理在清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大致有以下

几点,一是作为先锋进军澎湖,有冲锋陷阵之功。施琅在上疏汇报第一次澎湖之战时提到:“署右

营游击蓝理等,以鸟船首先攻敌。”[22]卷110,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己巳 彼时施琅选派了诸多将领参战,在疏中

首提蓝理,可见蓝理的重要作用;二是蓝理是澎湖决战一举击败郑军的功臣,蓝理在最后的决战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三是蓝理在澎湖海战中救过深陷重围、危在旦夕的施琅。此外,在清朝统一

台湾之际,台湾地区“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壸浆迎师,接踵而至”[23]110,包括台湾高山族群众在内

的各族人民为清朝顺利接管台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以上论述可知,各族都在清朝统一台湾、

实现对东南疆域的统一上做出了贡献。

(二)满、蒙、汉、藏等族在清朝统一西藏中的贡献

在康熙末年清朝统一西藏的过程中,满汉等各族兵民皆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清朝最早驻

防在西部的八旗,西安八旗参与了清朝经略西藏的诸多战事。康熙五十五年,清廷调部分西安八

旗前往青海地区,以防止漠西蒙古侵入青海和西藏。康熙末年,漠西蒙古入侵西藏后,驻扎在西

宁前线以备进军西藏的清军中,即有西安满族兵。康熙五十七年清军第一次驱准保藏,亦是由西

安将军作为军队统率,彼时“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五千援藏,全军覆于喀喇河”[31],为清朝的大一

统做出了牺牲。康熙五十九年清朝的“驱准保藏”、统一西藏之役,定西将军噶尔弼从四川进军,

“云南一路满汉官兵,奉调赴巴尔喀木地方,与将军噶尔弼会兵进藏”[22]卷287,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己丑,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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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丽江纳西族土知府木兴等亦主动请缨效力,派遣土兵五百人随同清军进军西藏。同时,各族

还加入清朝统一西藏战事的后勤保障之中,如康熙末年清军入藏时,陕西泾阳县知县焦应旗等即

随军入藏,其职责是“押送牛羊随大兵后,以济军糈”[32],组织各族百姓随军运粮。四川地方亦是

如此,清军统一西藏之初,“自打箭炉至拉里,曾将四川绿旗、土司番兵,共留三千五百余名,挽运

粮饷……”[22]卷299,康熙六十一年九月戊子,汉、藏等各族保障了清朝统一西藏之初地方的稳定。除了以上民

族,还有清代东北索伦士兵(主要由达斡尔、鄂温克两族构成)参与了康熙末年清朝统一西藏的战

事,并做出了贡献[33]。

(三)满族八旗是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依托

康熙二十九年,由于噶尔丹率军南下进入漠南蒙古,清朝为预备漠西蒙古的威胁,稳定西北

疆域,在山西右卫地区派驻了八旗。在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过程中,如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第二

次亲征噶尔丹,西路军中除了京城八旗、西安八旗、察哈尔八旗外,还有山西右卫八旗。雍正八年

(1730),清朝兵分两路,试图统一漠西蒙古,当年十二月,雍正帝命凉州驻防八旗兵一千名前往肃

州,凉州八旗是西路军的兵源之一。乾隆二十年正月,清朝再次出兵统一新疆,清朝从凉州、庄

浪、宁夏调拨数以千计的满族八旗兵先行赴新疆哈密驻扎[34],宁夏、凉州、庄浪八旗由于地处西

北,成为清廷出兵统一新疆的先锋。从以上论述可知,以满族为主的西北八旗是清朝统一西北疆

域的重要依托。除此之外,清代索伦兵亦加入了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的战

事中。彼时清军北路军和西路军皆有索伦兵加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回

部告成太学碑文》中提到“然我满洲索伦众兵士,无不念国家之恩,效疆场之力,故能以少胜

众”[35]卷600,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辛亥,可知索伦兵在清朝统一新疆中功劳甚大。

(四)汉族和回族组成的绿营兵与清朝统一西北疆域

在清朝统一西北疆域的过程中,陕甘绿营参与了诸多战事,在某些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也是 清 朝 绿 营 精 锐 所 在,即 如 康 熙 十 八 年 康 熙 帝 所 言,“各 省 绿 旗 兵,向 推 秦 兵 精

锐”[22]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庚子。康熙三十四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清军的西路军中,振武将军孙

思克统率的陕甘绿旗兵就占相当比例。康熙三十五年,清军西路军在昭莫多猝遇西逃的噶尔丹

军,此战清军大获全胜,陕甘绿营战绩甚多。此次战役获胜意义重大,为清朝次年顺势统一新疆

哈密和青海地区创造了条件。陕甘绿营中除了汉族,还有相当比例的回族士兵,如乾隆十二年

时,“固原镇兵,回教十居七八”[35]卷290,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可知陕甘绿营回族士兵比例之高。陕甘绿营

在清朝统一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乾隆十九年五月,清廷统一新疆前夕,北路军和西路军中

有甘肃各营、安西绿营兵一万人,其中即有相当比例的回族士兵。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固原提督

齐大勇派一千名精干绿营兵加入西路军。关于清代回族加入绿营、参与清朝统一疆域战事的历

史,清末时陕甘总督左宗棠十分熟稔,他认为清代很多回族士兵因为在西北边疆的军功被提拔为

地方大员。由上可知,主要由汉族和回族组成西北绿营为清朝统一西北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杜尔伯特蒙古族与清朝统一新疆和乌梁海地区

乾隆十八年时,漠西蒙古内部动荡不安,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归附清朝。乾隆十九年五

月,三车凌亲赴热河避暑山庄朝觐乾隆帝,分别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乾隆二十年,三人因军

功分别被晋封为汗、亲王、郡王,乾隆帝曾作杂言诗《弹汗行》评价对三车凌的封爵,其中有言:“亦

存其汗号,都尔伯特至今世禄其孙曾。”[36]三车凌及其所属杜尔伯特蒙古族为清朝统一新疆等地

立下了汗马功劳。

乾隆十九年底清朝出兵征讨漠西蒙古首领达瓦齐前夕,杜尔伯特部派兵一千名加入了清朝

的西路军。正是在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的有力配合下,达瓦齐在南逃南疆乌什后被擒获。除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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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凌,部分杜尔伯特蒙古族亦在统一新疆的战事中立功,如加入八旗系统的杜尔伯特蒙古族巴图

济尔噶勒,原先为杜尔伯特部的宰桑,在清军击败达瓦齐时立下大功,当时,达瓦齐拥众万人,踞

格登山崖,巴图济尔噶勒等人率军突击,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后来,巴图济尔噶勒等人还协助清

朝统一南疆地区。乾隆二十三年底至乾隆二十四年初,定边将军兆惠所率清军在叶尔羌附近为

大小和卓军队所围困,巴图济尔噶勒参与了解围,并立下战功,乾隆帝曾作诗夸奖该人:“先是围

解黑水困,元戎遣救抡二臣……其勇诚超群。”[37]又如普尔普,曾为都尔伯特部宰桑,后在清朝统

一和阗的过程中立下功绩。

(六)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与清朝统一新疆

康熙三十六年清朝统一哈密,康熙五十九年清朝统一吐鲁番,两地的维吾尔族首领皆在此后

清朝统一新疆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密首领玉素布、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等人不仅参与

了清朝统一新疆的战事,还为统一之初新疆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其一,直接率军协助清朝统一新疆。乾隆十九年九月,清朝筹备出兵统一新疆,哈密维吾尔

族首领玉素布亲率维吾尔族士兵从征。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更是直接参与了统一南疆的攻城之

战。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在进军库车城时,身在前线的额敏和卓面部为敌炮所伤,乾隆帝得知后

十分爱惜,下谕要求额敏和卓今后“不可冒险攻战,致有疏虞”[27]704。乾隆二十三年底至次年初,

兆惠率领的数千清军在叶尔羌附近为数万敌军所围困,“额敏和卓等固拒之”[27]704,额敏和卓彼时

在军中协助兆惠抵抗住了敌军的多次围攻,最终坚守到了援军的到来,此防御战亦被称为“黑水

营之围”或“黑水营之战”。此战清军突围而出,意义巨大,主力尚存,而随着援军的相继到来,清

朝统一南疆指日可待。

其二,利用民族身份配合清朝统一新疆。清朝统一北疆时,额敏和卓利用自身民族身份开展

招降工作,使得吐鲁番另一首领莽噶里克归附了清朝。在清朝计划统一南疆之初,乾隆帝意识到

额敏和卓可能在统一南疆上发挥独特作用,提到“尔受朕厚恩,且系回部望族,为众所信,若能设

计诱擒……”[35]卷542,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己亥,试图让额敏和卓利用民族和宗教身份来消弭叛乱。清军进军

乌什时,额敏和卓探知乌什伯克霍集斯仍居城内,建议争取该人,原因是“霍集斯势埒两和卓,若

遣使往间,或成功速”[27]704,此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肯定。此后霍集斯归顺了清军,清军得以顺利统

一乌什,霍集斯后来也成为清朝经略南疆的助手。此外,哈密维吾尔族首领玉素布亦发挥了重要

作用,成为清朝安抚新附部族的助手,例如“阿克苏降,定边将军兆惠檄玉素卜驻阿克苏,寻乌什

降,复檄驻乌什”[27]690,可知玉素布在南疆诸城的善后工作中地位重要。

其三,为清朝统一新疆提供情报和决策咨询。清朝统一南疆之始,乾隆帝曾让额敏和卓参与

决策,即清廷应当派多少兵力、于何时出征,并命额敏和卓参赞军务,在前队行走。乾隆二十三

年,清廷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随同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征大小和卓。额敏和卓为乾隆帝的决策

和清军行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乾隆二十三年,额敏和卓“侦沙拉斯等贼由库车遁叶尔

羌”[27]704。额敏和卓还积极派遣属人为清军进军南疆提供向导,乾隆帝认为额敏和卓所派之人俱

可信任。乾隆二十四年初,清军破围回到阿克苏。当年夏,清军整军进攻喀什噶尔,额敏和卓“谍

布拉呢敦、霍集占弃城遁”[27]704,故而清军乘势统一了喀什噶尔。

此外,漠南蒙古地区的察哈尔蒙古、土默特蒙古、阿拉善蒙古等部皆在清朝统一新疆的过程

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乾隆二十一年清朝出兵统一新疆期间,清廷“派察哈尔兵一千名……阿拉善

兵五百名,合之兆惠带出兵二千余名,约共兵六千余名,以为进剿之用”[35]卷528,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丁丑。从以

上论述可知,各族都是清朝统一疆域的依托,印证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亦如

相关研究所言,“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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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 语

在明末清初中华大地动荡不安、外部侵略压力空前的背景下,发端于中国东北的后金-清政

权,及时统一了中原和边疆,中国再次进入大一统时代,使得抵御沙俄等外敌侵略成为可能(例如

中俄雅克萨之战),反映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

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同时,结合“四个共同”和清代各族

对中国疆域统一贡献的历史,可得出以下几点历史经验和启示。

(一)清朝在推进中国疆域统一时具有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过程

后金在建立之初,进行了满族内部的统一,此后又统一了漠南蒙古诸部,形成了“满蒙联姻、

联合”的特殊关系。在早期统一东北的战事中,努哈尔赤主要聚焦于内部统一,也不具备入主中

原的实力,仅同明朝争夺东北地区的统治权。皇太极继位后,接纳了更多的汉族将领,更加深入

地了解了中原政治文化,并愈加重用汉族势力。待皇太极获得所谓的传国玉玺之后,便改元称

帝,使得后金-清的政治制度进一步中原化,并具有了入主中原、统一中华的意识。崇祯十年,皇

太极提到自己梦到万历帝,还得到了金朝史书,诸臣认为这是“吉兆”,“盖将代明兴起,故以历数

授我皇上也”[38]卷36,崇德二年六月甲寅,反映了彼时皇太极欲取明朝而代之的内心想法。皇太极驾崩后,

在李自成出兵攻陷明朝都城北京之前,清朝统治者顺治帝在多尔衮等人的辅政下已做好了入关

的准备,无论李自成是否攻陷北京城,都不影响清朝破山海关而入中原的决心。后来,康熙、雍

正、乾隆等帝,以中华自居,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39]卷86,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接力统一中

华疆域,最终实现了大一统。

(二)边疆地区的“小一统”为清朝大一统创造了条件

以清朝对西藏的统一为例,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在明末时整合了青海和西藏,

他们对清朝兴起、明朝衰亡的趋势有着清晰的认识,曾遣使绕道漠南蒙古前往沈阳同皇太极建立

联系。崇祯十六年,顾实汗致书皇太极提到:“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

资福佑。”[20]卷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 得到了皇太极的允许,但未及该议成行,皇太极便驾崩,达赖亲往沈阳

祈福并同清朝建立紧密联系的计划暂时搁浅。清朝入关统一中原之后,特别是统一甘肃、四川等

直省地区之后,西藏地方与清朝的沟通更为顺畅,最终有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亲自赴京朝觐并接

受册封的历史性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治力量的疆域“小统一”为后来中央王朝疆域大统

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即如相关研究所言,“地区性统一政权对地方经济的开发,与中原地

区联系的加强,以及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等,是不容忽

视的”[6]。

(三)曾同清朝对峙的政治力量亦曾维护过中华疆域、促进过统一

以漠西蒙古为例,虽然该部一定程度上威胁过清朝的边疆,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中华

疆域。一方面,该部与清朝的冲突具有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族群在疆域和政治上争高下的意涵,康

熙帝认为漠西蒙古首领噶尔丹“势盛志大,必舍命觊觎中原地方”[40],有入主中原的企图,清朝必

须全力应对。漠西蒙古在侵袭漠北蒙古、西藏等地时,虽然短时间内造成了清朝对地方统治的动

荡,但客观上又为清朝进一步加强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完善边疆治理体系创造了条件。另一方

面,漠西蒙古的崛起客观上也阻止了沙俄向新疆地区的扩张。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时,沙俄觊觎

新疆,彼时的漠西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曾派兵阻击沙俄军队,“经过三天激战,迫使侵略者不得

不放弃原来的计划”[41],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具有反抗外国侵略、保卫中华疆域

的历史意义,为后来清朝统一该政权时接管这些疆域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清代满文史料也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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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康熙朝后期漠西蒙古与沙俄关系并不友好,曾扣留沙俄入境人员[42]。倘若清初时新疆地区没

能崛起一个相对强大的地方政权,那么在清朝后来统一新疆之前,新疆地区可能面临更多的来自

沙俄的侵略压力。也因此,有研究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反抗沙俄侵略的举动,“有力地维护了准噶

尔乃至中华民族的主权和统一”[43]。
(四)应从两个维度看待“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观点

综观清代历史,一是各族上层统治者是清朝疆域统一的促进者,如清前期的诸位皇帝,励精

图治、锐意进取,推动了中国的大一统;同时,新疆哈密首领额贝都拉、吐鲁番首领额敏和卓等人,

顺势而为、主动归附,所辖地成为清朝管理下的扎萨克旗,直接充实了清朝的疆域;又如杜尔伯特

首领三车凌归附清朝,增强了清朝推进统一的信心,促进了清朝正式统一新疆。二是在上层统治

者之下,各族的兵民亦是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促进者,即如前文所述,康熙五十七年八旗兵第一

次入藏驱逐漠西蒙古势力,五千八旗劲旅在青藏高原全军覆没、折戟沉沙,为清朝的疆域统一做

出了巨大牺牲,而此后的康熙五十九年,清朝更是调拨了满、蒙、汉、回、藏、纳西等族兵民,参与清

朝驱逐漠西蒙古军队的战事,最终恢复了西藏的稳定,实现了清朝对西藏的完全统一。各族兵民

为清代中国疆域的统一作出了重大牺牲,他们都是维护中华疆域的英雄,值得铭记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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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istoricalProofofthe“FourCommons”:FocusingontheContributionsof
VariousEthnicGroupstotheUnificationofChina􀆳sTerritoryintheQingDynasty

DENGTao
(SchoolofMarxism,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Abstract:TheFourCommons(Territory,History,Culture,andSpirit)hasemergedasapivotalframeworkforthein-
vestigationandexplorationof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Chinesenationalcommunityandtheestablishmentofauni-
fiedmulti-ethnicstate.Amongtheseaspects,“Territory”assumesafoundationalpositionwithintheparadigmofthe
“FourCommons”.InthelateMingandearlyQingDynasties,theexpansiveexpanseoftheChineselandmasswitnessed
theemergenceofnumerousregionalpoliticalentities.Amongthem,theLaterJinregime,whichlatertransformedinto
theQingDynasty,progressivelyassumedthecrucialroleofunifyingtheChineserealm,ultimatelyachievinganunprec-
edentedconsolidationintheQianlongregime.IntheprocessofunifyingtheterritoryoftheQingDynasty,diverseeth-
nicgroupsactivelyparticipatedandplayedanimportantrole,makingcontributionstotheunificationofChinainthe
QingDynasty.Thisprovesthat“ourvastterritorywasjointlydevelopedbyallethnicgroups”,thenotablefiguresand
significanthistoricalexperiencesembeddedwithinthisprogressionwarrantcomprehensiveinvestigationandcriticala-
nalysis.
Keywords:thefourcommons;theQingDynasty;multi-ethnicgroups;territory;theunificationofChina;Chinesenation-
al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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